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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素食者》中的植物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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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江《素食者》中以女性变形为植物作为主线，展示了压迫之下人的异化。其中出现的一些植物特征和线索，不仅

和韩江早期的作品有所关联，也分别在不同的角色身上映射出植物所代表的弱势但也是希望的双重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忽

视的是韩江国际化的写作视野，植物所蕴含的意义中包含强烈的后人类主义色彩。本文从植物关联、象征以及再辖域化三方面解

构《素食者》中植物意象蕴藏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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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新晋获奖者韩江，出生自韩国光州地区，其

父亲也是一位作家，所以韩江自然而然地被归结到光州作家一

派。但是与其父不同，韩江本人的创作风格闪烁着超前的国际

化色彩，不拘泥于韩国本土的文化特色。这种先验或者说超前

的意识，在韩江早期作品《植物妻子》当中就可见一斑。

在《素食者》后记中，韩江提到多年前创作的《植物妻子》

就是《素食者》的先声，不论是文中女主角从人类变成植物的

主线内容，还是文中透露出的被压迫者对自由的追求，都展现

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关联。笔者将通过对两个文本之间类同的

意象比较，分析《素食者》中植物的隐喻，以及韩江文本中所

展现出的国际文化视野。

1 躯体的异变

《素食者》讲述女主英惠“突然”不再吃肉，成为一个素

食者，引起全家人的不满和疑惑，在各种关系的交缠中经历了

一系列事件，最后“变成”一棵树的故事。文本分为三个部分

——素食者、胎记、树火。

对于不太熟悉韩江的读者来说，最早阅读到英惠不喜欢穿

胸衣的部分，很容易理解为一种个人的穿衣习惯，在当代倡导

穿衣自由的风气之下，其实这一点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的。可接

着阅读下去，就会发现英惠逐渐演变为在家赤身裸体，这野人

般的行径使人疑惑。不过结合《植物妻子》里的原文来看的话，

就好理解的多。在这个早期的文本中，妻子也有不穿衣服的癖

好，当然一切发生在她逐渐植物化的过程当中，她对丈夫是这

么解释的：“好像身体渴望脱掉衣服。”[1]

人类自诩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变化，包含了会穿衣

服这一个特征，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看到动物或者植物穿上

了衣服，观者会感觉到新奇可爱，是因为那是一种“人化”的

变形，通过衣服，动植物被赋予了人的概念，《素食者》中，

英惠对衣服的舍弃，就是一种对人类公认身份的外在形式化的

舍弃，首先抛却了人的外形，才能够逐渐地向后期的一棵树来

转化。事实上，不穿胸衣这件事情所蕴含的意义还要更为丰富。

文本是以英惠丈夫的视角去讲述的，在他的描述中，读者认识

到的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家庭主妇，她长相平凡，身材普通，所

有的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丈夫和她的结合只是寻找一个照顾

自己的人，这样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唯一引起他特别瞩

目的是妻子不喜欢穿胸衣。这样的行为在男权色彩较严重的韩

国似乎太过特立独行，显得如此突兀。对韩江笔下女性的研究

中总是会提到女性的被压榨和反叛，这样一个个人化的行为，

正是一种小小的反叛，无声且微弱的。

联系到后面英惠不再吃肉的行为，两个行为动作之间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外在形式上的变形，后者则是违背内在

生理需求的变形，不吃肉只吃素的行为是一种更为外化的反

抗，并且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形从外在的形式覆盖到了内在的

变化。

不同于外在的穿衣习惯是始终存在的，英惠心理变化是后

期催生出来的，她不吃肉这个行为在丈夫的视角看来是毫无预

兆的，但精明的读者能够从她对丈夫提起做了个梦，并且两次

提到，看到状态略显异常的妻子。冷漠的丈夫没有丝毫关切，

反倒是骂骂咧咧责备她家务做的不好。直到英惠把全部的肉都

丢了，并且只做素食，他才注意到妻子的不对劲。在英惠变化

的整个过程中，自私的丈夫从来没有考虑过妻子的状态，在他

心里只怀念两点：妻子做的肉菜很美味，以及妻子不再和自己

做爱。食欲和性欲的失去迫使他正视这个自己一直当作最合适

结婚对象的女人，才发现自己从未了解她。这种陌生恰恰展现

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惠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满

足口腹之欲和生理欲望，除此之外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毫无意

义。

在英惠做的几个梦里，她看到自己染满鲜血，也看到过去

所有那些她吃掉的食物还活在她的肚子里，这种被食用的恐惧

从过去转移到了她的现在，所以英惠拒绝肉食。正是在实际生



当代教育教学研究 第 1卷第 08 期 2025 年

140

活中不断被“食用”，这种痛苦后知后觉的从其他生物的消逝

之中唤醒了英惠自己的情感。

2 肉食者的施暴

大自然对肉食动物的刻画向来是迅猛狂暴的捕食者，人类

通过工具和技术手段，脱离了老虎狮子那样血盆大口的原始暴

力形式，但是肉食者的狂暴雕刻在血液之中，就算脱离了那种

最当初的捕猎形式，肉食者的捕猎已经变化了捕猎的目标，在

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中，父母对子女的索求，夫妻之间的

利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捕食关系。

肉类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父权制和社会压迫的象征意义。肉

食者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暗示？掠夺者。植物不一样，植物通常

是生命力的象征，同时又表现为无害和包容的，女主把自己变

成素食者，从食物的摄入上将自己和肉食的掠夺者区分开来。

英惠的噩梦中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场景，这些场景象征着她

意识到生活中无形的暴力。动物的捕食行为经常会被隐喻为人

类社会中的强权和不平等关系。她拒绝吃肉，实际上是对这种

暴力的反抗，试图通过素食行为变得与周边不同，摆脱人类社

会的压迫循环。而没能享受到英惠无微不至照顾的丈夫选择告

状到妻子娘家去，此处有一个奇妙的细节是，他打遍了岳母和

大姑子的电话，却担心太夸张没有骚扰同为男性的小舅子，在

这一场摘除自己责任的控诉中，他选择接受无关的女性的惶恐

和歉意，丝毫没有叨扰到和自己一样的性别。这样的一种社会

生态下，谁是被捕者一目了然。

吃素事件在英惠姐姐住所的家庭聚餐中被恶化，寥寥几人

的家庭空间中随处在向读者展示权利的图谱。事实上不管是在

哪一空间中，植物都早已为读者展示了这种权力的构成。枯萎

的植物蔬菜暗示着主妇被压抑的生命力，在姐姐厨房里新鲜的

蔬菜则是女性劳动价值的物质转化。当英惠拒绝烹饪肉类时，

不仅打破了家庭的食物供给系统，更动摇了建立在性别分工基

础上的权力结构。冰箱里腐烂的蔬菜成为沉默的反抗宣言，制

作精美菜肴给众人食用的姐姐和母亲则仍在遵循压迫者的规

定。

进食过程中英惠被亲人们残酷地横加阻拦，其中父亲暴打

女儿的过分反应更不禁让人思考，一个不吃肉的女儿缘何会引

起父亲的暴怒？这难道不是因为脱离了父亲熟悉的生存语境，

纵然还是那个无害且懦弱的女儿，也会因为某种陌生感，使得

父亲感受到对她掌控的失去吗。强迫女儿吃肉，并不是源于她

可能会被团体排斥的担忧，而是熟悉的事物脱离掌控带来的恐

慌，在这其中，女儿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独特思维

的、可为自己做决定的人，只是一个“物”，在习惯了一直以

来的服从之后，这种小小的反叛竟显得如此刺眼。

这群残暴的肉食者，在知道事情之后，当过兵的凶狠的父

亲，不分青红皂白抓着肉往女儿嘴里塞，小舅子也作为帮凶困

住姐姐挣扎的双手，他们并非是担心英惠的身体，而是感受到

了某种掌控的脱离，所以妄图采取暴力的形式把一切扭转到变

化发生之前。在文本的记忆闪回中，能够发现英惠的父亲在她

幼时便时常采取暴力，逼女儿一味地承受。英惠可以说从未反

抗过，就算前面提到她那微不足道的异常行为，也只是肉食者

爪牙下的如履薄冰。也许读者会误以为这样一个平凡胆怯的女

性，忽然敢在父亲强迫自己后拿起刀来割腕是一种精神失常之

下的行为，其实反抗的火焰一直在英惠心中没有消失过。姐姐

曾回忆过英惠小时候曾表示要离开家不再回去；长大后和丈夫

的相亲中，她“一身生怕惹人注目的暗色系衣服”[2]，读者能

够感受到这不是一个期待感情或者说积极的装扮，不如说是完

成一个被规定的任务，反抗有时是消极的，但绝不是无迹可寻

的。

在《素食者》中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肉食者和素食

者之间的相互映射，笔者将其简单归类为男性肉食者和女性素

食者来比较，读者也许奇怪，按照上文的说法，文中的男性也

没有每个人都表现得如同父亲般暴力，女性也并非全不吃肉，

何来男女的比较一说。诚然，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出一模一样的

行为逻辑，但不容忽视地是，全程只困住过英惠手的小舅子，

被形容为父亲的另一个翻版，他在自己的家庭中会扮演什么角

色显而易见；英惠的丈夫更是只在意自己的利益，对妻子不闻

不问一心只有自己，甚至还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婚内强暴英

惠，就算如此还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心安理得地看着妻子家人

对她的规训；再到英惠的姐夫，以艺术的名义，背叛养家糊口

的妻子，诱奸妻妹英惠。在他为第一视角的“胎记”章节叙述

中，不同于第一章英惠丈夫展现的十分明显的自私自利，这一

位男性的描述始终是很艺术性的，甚至是卑微的，很容易给人

一种先入性的错觉——他也是受害者。然而仔细品味不难发

现，这只是一个更为狡猾的猎人，以猎物的名义去做利于自己

的事情。早在一开始他就因为妻子一次无意地提起，惦记起了

小姨子英惠屁股上的一个胎记，进而在幻想中不断升起难以控

制的性欲。在英惠独居的时候，他乘虚而入，几次描述里展现

的都是他个人视角中英惠对他的不拒绝，却无法解释英惠被他

强行扑到以及被侵犯过程中留下的眼泪，更何况英惠还在服用

精神类药物，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还不能完全自主地判断事物。

这个男人使得正在找工作即将重新融入社会的英惠遭遇了再

次的毁灭。

全文主要出现的三位女性，英惠、姐姐和母亲。英惠不必

多说，就是文本明面上的素食者，从姐姐和母亲被消耗的人生

上来说，也可以划分到这一行列。闪回中可以看到母亲始终承

担着繁重的家务，还要忍受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对他言听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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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唯唯诺诺作为附属品和工具人而生活；姐姐小时候要帮

助劳累的母亲给父亲煮醒酒茶，长大后拥有成功的事业，还能

兼顾照顾家庭和孩子，是个完美的理想人妻形象，和带一点野

性的英惠不同，姐姐是修建精美的盆栽。这样一个贤妻良母，

依然没能获得丈夫的心，也在丈夫对妹妹的性幻想中遭遇极为

恶劣的婚内强暴。

到此，肉食者和素食者之间的对比显而易见。在韩江的笔

下，男性是掠夺者，汲取着女性身上的一切，女性只能生存在

这种社会规训之下，无怨无悔地承受着痛苦，文中父亲强迫英

惠吃肉的时候说：“你不吃肉，别人就要吃你。”这不就是一

个佐证吗？但是，就算英惠吃肉，她就不会被吃了吗？答案不

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她做出了自己的反抗。

3 植物的生成

经历了外在脱去衣物，和内在的只吃素食，甚至演变仅依

靠光合作用来转化后，英惠从早期的消极反抗演变为极端反

抗。家庭的阻碍强化了她的抵抗，一开始只是用颜料在身上绘

画出鲜花等植物，逐渐的，身体表面甚至呈现出植物才有的特

征色彩，隐性的符号逐渐变化为显性的符号。英惠在疗养院里

还一直倒立，她对姐姐的说法是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棵树，树是

倒着长的，因此她已经深深地插入泥土之中，这样的认知，是

对人类社会身份的根本性否定。在通过素食与肉食者区分开来

之后，与植物同化就是一种绝望而坚定的反抗。

无独有偶，不仅仅是英惠幻想自己是一棵树，姐姐在婚姻

的分崩离析之后，也曾经茫然地走入后山，感受到了和英惠一

样的感觉，想要融入自然的那种冲动，恰恰是植物真正的寓意

在韩江文本中的展现——对自由的追求。

变成花、化成树，不仅仅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背离，更是

精神上的一种超越。文本通过极端变化的英惠，展现了一种躯

体上的变形。但思想上的变化和真正的强大，是在“树火”章

节中姐姐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植物的变形不止可以作为逃避和

隐秘地抗议，也可以是希望和追求的延续。饱受伤害的姐姐独

自一人照顾着儿子和妹妹，直面自己的真实心意，在英惠被医

生强行做导管手术时加以制止，对人真正的关怀展现在了互相

理解的帮助之上。结尾处那些看起来似乎在熊熊燃烧的树木，

散发着绿光，表达着它的抗议，也象征着新的希望。

4 结语

《素食者》中植物的隐喻，是一个被家庭压迫的女性的异

变，她在绝望之中看到新的生命，新的希望的诞生，这不仅仅

是一场类同格里高利的变形，更是对自由之叩问和对世俗的反

抗。韩江文本中流露的这种变化意识，恰恰契合后人类主义的

精神，后人类主义认为人这一本质的定义是没有任何先验存在

的，特别是，对人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对他者，以及一些非人类

的压制，人类应该与其他存在之间保持平等。这种新型主体性

强调人的杂糅性、共生性和动态生成性。譬如哈拉维就曾提出

赛博格概念，简单形容为既是人又是机器，同时既非人也非机

器。还有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

用以描述事物从一种既定的领域或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新的

领域或状态的过程。就像英惠从人转化为植物，这一看似不可

能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动态的，通过这种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

的过程，在人文层面实现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这一看似荒

谬的故事，从一个女人不再遵从她的传统定位，引发的一系列

变故，借用植物的习性和生态，植物所代表的弱势和希望，批

判了传统权力结构对个体和群体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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